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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美国在中东一番折腾

后，留下的最主要政治遗产 ,就是“伊

拉克民主样板”。从 2003 年战争结束至

今，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已基本结束。

表面上看，伊拉克民主体制似乎已运转

起来，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很突出。

“黎巴嫩化”之虞

伊拉克国内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

德人三派之间一直隔阂甚深。民主化进

程的推进，虽然为各派维护自身利益、

进行权力角逐提供了合法渠道，但也使

伊拉克教派政治凸显，权力分配在一定

程度上出现了“黎巴嫩化”之虞。

所谓“黎巴嫩化”，就是基于黎巴嫩

政治总结出来的一类政治现象。黎巴嫩

是个多宗教、多教派国家，居民54%信

仰伊斯兰教，主要包括什叶派、逊尼派

和德鲁兹派；46%信仰基督教，主要有

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

美尼亚东正教等。这种“马赛克式”的

社会人口构成，使该国的政治权力基本

是按照各派人口数量分配。包括总统、

总理和议长职位也分别由不同教派担任。

因此，从外表看，黎巴嫩已经具备了民

主的一切特征，如选举、多党竞争、任

期制等，但它的里子却是教派政治、地

方割据（真主党至今不肯放弃武装）和

外部干涉，由此导致该国各派离心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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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民主进程日渐“尘埃落定”，

其权力分配“黎巴嫩化”趋向日渐明显。

今年 3月举行的全国议会选举，已经是

该国战后第二次选举了。在去年下半年

讨论《选举法》过程中，各派力量围绕

席位分配问题争执不下，使该法案一拖

再拖，结果使原定 1月举行的全国选举，

一直推迟到 3月进行。而在竞选团队组

合上，尽管前总理阿拉维领导的“伊拉

克名单”以及现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法

治国家联盟”力求打破教派界限，但由

于什叶派组成的“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

员会”、萨德尔领导的“伊拉克国家联

盟”以及由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人

联盟”等党派仍很强大，教派政治烙印

依然非常明显。4 月 26 日，“审核与公

正委员会”以与萨达姆政权有联系为

由，宣布取消 52 名候选人资格（其中

22 名是“伊拉克名单”成员），而该委

员会基本由亲伊朗的什叶派人士构成。

由棋手沦为棋子

在这次伊拉克大选中，外部势力以

不同方式插手大选，支持自己属意的政

治力量：前总理阿拉维多年流亡西方，

并曾与美国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构合作

密切，因此其领导的“伊拉克名单”得

到美国大力支持，而由于该组织包含主

要逊尼派政党，因此也得到阿拉伯逊尼

派国家的认可；而现总理马利基领导的

“国家法治联盟”以及另一政党“伊拉克

国家联盟”则得到伊朗大力支持。选举

失利消息公布后，伊朗马上邀请“国家

法治联盟”和“伊拉克国家联盟”派团

来访，甚至总统塔拉巴尼、副总统马赫

迪(隶属“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

也短暂来访，惟独“伊拉克名单”领导

人未受邀请。而逊尼派眼见伊朗支持什

叶派，危机感日益加重，他们一方面指

责伊朗干预伊拉克大选，指责什叶派主

导的政府是伊朗“代理人”，另一方面也

设法寻求海湾国家支持，马上拜会沙特

和阿联酋领导人，试图借逊尼派阿拉伯

国家之力，制衡什叶派坐大和伊朗渗透。

而这次选举暴露出的境内外势力

互动增强的趋势，不过是近年来各国争

夺伊拉克的冰山一角。如果将伊拉克视

为地缘政治棋盘中的棋子，目前主要有

三方棋手参与角逐。

首先是美国。美国要将伊拉克打造

为中东新战略支撑点。尽管目前美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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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战略重心转向阿富汗，并逐步从伊拉

克撤军。但伊拉克的极端重要性，决定

了美国不会真正退出。为防伊朗渗透，

美国一手推进教派和解和政治重建，盖

茨称“强大民主的伊拉克、尤其是政府

由多个派别组成，会限制伊朗影响力”；

一手加强军备。自 2003 年以来，美已

花费了 11 亿美元用于加强伊拉克边境

安全，而且美撤军战略中很重要一部分，

就是采用新武器、边境侦察系统和飞机

武装伊部队，以防伊朗威胁。

其次是伊朗。伊朗一直将伊拉克视

为扩大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区域。伊战

后，与伊朗同宗的什叶派在伊拉克上台

执政，因该派很多领导人曾在伊朗避过

难 (包括马利基所在的党、哈基姆所属

的委员会及萨德尔家族 )，因此两伊关

系日趋密切。同时，伊拉克动荡不定，

也为伊朗全面渗透提供可乘之机。近

年，伊朗采取秘密与公开等各种手段，

向伊拉克输入资金、武器及特工，并通

过向贫民提供救济、分发食品、加强对

朝觐者控制等方式，在伊拉克境内开设

几十家情报站，数家地下电台，资助开

办多家电视台及报刊杂志。有消息说，

伊朗还向萨德尔领导的“迈赫迪军”提

供武器。伊朗在伊拉克各领域均扮演关

键性角色。伊拉克己成为伊朗实现地区

崛起、与美较量的王牌和前沿阵地。尤

其是美逐步撤军后，美国在伊拉克政治

资本日益减少，伊朗填补“权力空白”

的意愿更趋强烈。许多伊拉克人甚至担

心伊拉克将来会沦为伊朗的附庸国。

还有阿拉伯世界。伊拉克过去一直

是阿拉伯世界抵御伊朗势力扩张的前沿

堡垒，但现在伊拉克却变成了伊朗地区

扩张的缓冲地带，加上伊朗矢志推动核

计划，并不断取得进展，因此阿拉伯世

界地缘政治形势陡然恶化，因此这些逊

尼派国家生存危机感和疑惧心理不断加

重。约旦国王过去就曾警告说，“一个

什叶派新月地带正在形成”。沙特近期

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军事打击伊

朗。目前，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竭力游说

下，部分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认为，来

自伊朗的威胁要甚于以色列。尤其是沙

特，一直以伊斯兰教两大圣寺的监护者

自居，同时石油储量世界第一，沙特也

以此确立起地区大国地位。在此轮角逐

中，沙特担当重要角色。总理马利基就

曾指责沙特在伊拉克政治和安全事务中

发挥了“负面和非建设性的作用”。

这种外部势力插手的迹象，与黎巴

嫩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黎巴嫩地方势

力自行其是，与外部国家联系大于对中

央的服从，最终使黎巴嫩在2006年出现

真主党“招惹”以色列、以色列跨境打

击真主党而黎巴嫩政府无所作为的怪现

象。这种“黎巴嫩化”趋向对伊拉克而

言决不是什么好兆头。在中东，由于缺

乏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使中东政治角

逐至今带有无政府状态。而近些年来伊

拉克积弱积贫的现状，使其日益沦为周

围邻国觊觎的肥肉和棋子。如土耳其军

队就曾屡屡越境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

而伊拉克对此却无可奈何。

“不可能定理”

民主是个好东西。凡事大家商量着

办，并遵从多数人意见，显然比一个人

独断专行、自行其是要好得多。因此很

多人对伊拉克的民主化过程普遍持乐观

态度。但事实上，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

实现民主的条件远比想象的复杂，撇开

经济发展水平不谈，许多国家的政治发

展都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从分散割裂

的传统国家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

完成文化整合；其次再从少数人掌权的

专制国家走向人民掌权的民主国家。在

西方国家，这两个任务依次到来，因而

其政治转型相对从容。但当前伊拉克的

政治重建却同时面临双重任务，一是要

使民众的政治认同从传统部族、教派转

向现代国家，二是摆脱极权专制建立民

主政治。由于前者强调整体性，后者强

调个体性和多样性，因而在当前伊拉克

推行民主政治，实际是在第一个任务没

有完成的情况下倡导民主竞争，这样就

使政治团体不是依据政治观点，而是依

据血缘和宗教等原生性特征来划分，由

此必然导致教派政治加剧，中央权威弱

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势力乘

隙而入，根据自身需要扶植在伊势力，

由此使伊拉克“黎巴嫩化”趋势明显。

伊拉克位处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

带，无论自然条件还是石油资源，都具

备成为地区一流强国的基本条件。但目

前的状况却使伊拉克距离这一目标越

来越远。西方学者曾总结出一条“不可

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能够做

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

序 (多数票决定规则 )达到，但不满足

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

独裁者做出。而在实力孱弱、问题成堆

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因民主化导致国家

削弱的例子并不罕见。戈尔巴乔夫的民

主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印尼在苏哈

托政权垮台后进行民主化改革，结果不

仅使东帝汶很快独立，而且其他很多省

份也纷纷要求独立。伊拉克也是如此。

当前沧海横流的乱局和教派分立的现

状，决定了伊拉克要想由乱到治，就必

须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领导。但过早来

临的“民主改造”，使伊拉克有了民主，

却极大牺牲了权威和效率。而由此导致

的最终结果，就是内部纷争不止，最终

主动或被动地求诸外部势力，最终使伊

拉克由昔日主宰地区局势的重要棋手，

日趋沦落为任由他国摆布的棋子。

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个庸医自称可

以包治百病，有人让他治疗驼背，结

果他用门板夹住病人，然后上去使劲踩

踏，结果病人驼背是压直了，但人也死

翘翘了，别人责怪他，他还振振有词：

我只管治驼背，哪管性命死活。这个故

事颇有寓意。如果说不民主类似于肌体

病灶的话，那么国家盛衰就相当于人的

生死。想要除去身体病灶固然是件好

事，但前提是不要把命搭进去。这种改

进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在不使

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至少使某些

人的处境变好）。民主化也是如此。


